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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电视剧《射雕英雄传》，特别羡慕黄药师能有一个桃花岛。
读书以后，我曾认真考究过在我国沿海一带是否真有那么一个岛，结果还真有。
我对我的很多朋友都说过，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踏上那片神秘的土地，铲掉岛上所有的桃花，然后插上
我喜欢的东西——旗。
　　旗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如同我青春期里所有的迷恋、爱与病。
在编这套丛书以前的很多个晚上，我常常坐在水蓝色的电脑屏幕前，看着MSN和QQ里所有亲切而又
亲爱的朋友。
他们的头像偶尔闪烁，像是一个又一个不停跳跃着的精灵。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80后”。
当我微笑地弹开页面，我的脑海里总会出现一串串美好的词汇。
那是我们成长的痕迹，优雅，而且醒目。
　　一直觉得成长就应该这样，很多的责任就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们。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你们还坚信考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时，韩寒已经抱着他的《三重门》冲出了围
城；当你们刚刚弄懂什么是Punk Pop时，花儿乐队已经开始大声唱着青春是用来挥霍的。
于是我们不满了，开始反思、批判。
谁都知道反叛是能带来快感的，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远离平庸，成为一个思想者，成为一个时代的
英雄，即使受伤，又是件多么有面子的事啊！
　　我是2001年夏天开始上网的。
一开始热衷于网络聊天，后来改玩BBS。
BBS真是个好东西啊，什么都可以发表，谁都可以评论，市场经济的产物，群众就是权威。
在最初的一个山头上，我加入了一个名叫“王二sO]o”的组织，我们的对手叫“平凹联盟”，在论坛
里处处与我们作对。
于是双方首领决定比赛，先是比对对子，比作诗，比写小说散文什么的，可比着比着就变成了人身攻
击，并且愈演愈烈，双方好像还互相动用了低级黑客，最后气走了很多人，网管暗箱操作封了几个号
，很多论坛的元老出面调解了好一阵子，才结束了那个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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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第一人文社区、国内最大的论坛网站、2007最具影响力社区——天涯社区，专题推荐并鼎力
支持；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几大门户网站联合推介；白烨、朱大可、谢有顺、解玺璋、朴素等
著名评论家鼎力推荐。
　　《旗·80后精品文丛》是首部集中展现中国80后作家实力大型丛书。
《小说新势力》收录了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蜚声问世的郭敬明，到以李傻傻等人开始的网络派，
再到孙睿等京派新生代作家，以及沧月、小妮子等一大批80年新生作家的优秀代表作品，集中展示
“80后”作家在青春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既是中国“80后”作家最具规模的一次集体亮相，也是对当代中国青春文学的一次全面检阅，极具阅
读和珍藏价值。
　　《小说新势力》为《小说新势力·征途》，收录了“80后”作家郭敬明、童凯、何小天等的二十
余篇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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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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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七天里的左右手　　坚决而果断的铃声宣告了高一期末考试的结束。
在铃声持续的三秒钟内我迅速地把一道选择题由A改为C，然后义无反顾地逃出了考场。
如果我跑慢一点，就会被其他考生拖住，然后抓着我对答案，一对就是千秋万代不了结，最后我与他
们之间太多太多的分歧和他们无比自信的目光就会全面摧毁我的神经系统，同时宣告一个不太美妙的
假期的到来。
　　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正如我无法相信自己。
因为我知道除了自己之外能够进入第一考场的人都是全年级的精英。
我把自己能混进第一考场的一半原因归结于幸运，而另一半原因至今仍漂浮在空中如同浮游生物一般
游游荡荡地寻找最后的归宿。
高一的前三次考试我愚蠢到认为自己和他们属于同一级别，因而加入他们唾沫横飞的讨论。
这得归结于人类的劣根性，到了某一阶段人就会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
我也是人，并且是个俗人，所以结果是惨痛的，教训是深刻的。
吃一堑长一智，吃三堑还不长一智的人就是笨蛋。
我不是笨蛋，最起码我不承认自己是笨蛋，所以我聪明地跑掉了。
　　外面还在下雨，从昨天晚上一直下到现在，缠绵悱恻得没有一点夏季暴雨的味道。
昨晚下雨的时候我说这雨肯定在一小时之内停，结果这句话很可能被天上神仙听到了，所以他有些小
气愤：凭什么一个小人物命令我呀？
于是天公拉开架势下个没完没了。
　　看，我这人挺倒霉的，任何人包括神仙在内都不怎么给我面子，顺我心意。
　　于是我学着姜武在《美丽新世界》里的样子指着天喊：“如果我考砸了，这雨就马上停。
”当然雨还是下得欢快，我为自己的小聪明窃喜不已。
　　正当我背着书包准备逃回家的时候，广播中传出校长那明显是模仿国家领导人的拖得很长的声音
：“同学们回教室，召开广播校会。
”　　接着我就听到了一声气壮山河史无前例惊天地泣鬼神的叹息——几千人的大合唱我听过，几千
人的大合叹我却是生平第一次听到，真是让我开了耳界。
我安慰自己死的时候又多了个证明我这一辈子没白活的理由。
　　我乖乖地走进教室，进门的时候眼皮跳了一下。
其实我早该知道这预示着倒霉的一切已经开始了。
　　教室里每一个人都很疯。
所有的考试都结束了，美丽的假期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现在不疯实在没有任何理由。
有人吵架，有人赛跑，有人唱歌，每个人都竭力燃烧着自己被考试消耗得所剩无几的能量来抗拒着黎
明前的黑暗。
十分钟以前每个人都被考试折磨得奄奄一息，现在全部回光返照了，而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
里，像个乖孩子。
　　整个教室像一台没有图像的电视一般“哗哗”乱响。
在无边无际的喧闹中，校长的声音不急不缓地传来，我没有听清楚，只听到“文理分科”四个字。
　　在那一瞬间我感到头顶上有什么东西“咚”的一声重重地砸了下来。
　　眼前有什么“嗖”的一声一闪而过。
　　胸腔中有块小小的东西“砰”的一声碎掉了。
　　我张着口，瞪着眼，死命地盯着那个绿色的喇叭一动不动，像台被拔掉插头的机器。
不是说不分文理科吗？
不是说就算要分也要到高二结束才分吗？
怎么说分就分呢？
　　我胡思乱想把自己弄得很紧张。
其实我从初三就开始担心文理分科的事儿了，但我这人天生陧性子，凡事一拖再拖，连假期作业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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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拖到开学前三天才赶的。
所以当我听到高一结束不分科的消息时我高兴得要死，我想我又有一年的时间可以拖了。
　　可现在我知道自己完蛋了。
我是真的完了蛋了。
　　我文科全年级二十一名，理科二十二名，势均力敌，不分上下。
本来我很知足，我也应该知足，因为用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二中前一百五十名就能上重点，前三十名
则是重点中的重点”。
但现在我却有点希望自己是小A那样的——文科方面是聪明绝顶的诸葛亮，理科方面却是扶也扶不起
的阿斗。
那我就可以屁颠屁颠地头也不回地奔文科去了。
　　但问题在于理科就像我的右手，文科就像我的左手。
我吃饭写字用右手，但翻书打牌却习惯用左手。
　　生存还是死亡是哈姆·雷特思考的问题。
　　现在，左手还是右手却是我的问题。
　　班主任走进教室，周围开始安静下来。
她说要谈谈文理分科的事儿。
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没有理科好；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劝我们都选理科以便
留在本班；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告诉我们二中的文科生就像玻璃窗上的苍蝇，前途是光明的但出路
是没有的。
但“我以为”仅仅是“我以为”，而且我以为的通常都不会正确。
　　她告诉我们学校答应给我们年级的文科生配最好的老师，所以想读文科的人请放心地去。
　　这是个致命的诱惑，我觉得心中的天平有点倾斜了。
　　讲完之后老师笑容满面地问我们：“你们是读文还是读理呀？
”我的感觉像是她在问我：“你是砍左手还是砍右手啊？
”在我还没有做出选择之前全班就已用响亮的声音回答：“理——科——”　　我看到老师笑得很满
意。
　　当众人散去的时候，我轻手轻脚地走上讲台，对老师说我要一张文科填报表。
尽管她很诧异，但她仍什么也没问就给了我一张。
我趁机问她：“老师，我是适合读理还是读文？
”老师说：“你很特别，我觉得你文理都合适。
但你读文也许走不了读理那么好的学校。
”既然老师都这样说了我还能怎样呢？
我乖乖地退下来，心中的天平重新倾斜回来。
　　我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出了校门。
我忽然想起原来高三的一个学生说的话：“天这东西是专门让人担心刮风下雨以及会不会塌下来的，
地这东西是专门让人害怕地震岩浆以及会不会裂开来的，时间这东西是专门让人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
起国家对不起全宇宙的，高考这东西是专门考验我们是不是会疯掉的，分科这东西是让我们知道从小
接受的‘全面发展’教育是根本错误的。
”　　我伞也不打地走在雨中，很是悲壮。
　　天气热得简直不像话。
温度越高物质越不稳定，化学如此，思维如此，心情如此，此原理放诸四海而皆准。
我像只郁闷的猫在客厅里来回游荡，一边看着坏掉的空调一边望着左右手不住叹气。
　　热，烦，又热又烦。
　　隔壁那个刚考上高中乐得要死的女生正在学林晓培歇斯底里地叫：“烦啦！
我烦啦！
”我有点同情她。
现在就烦了，烦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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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望着手中的文科填报表不知是否应该下手。
我妈说我一天起码问三十次“左手还是右手”，我觉得自己很有哈姆·雷特的味道。
　　七月三日放假，七月十日返校选文理科，我有七天的时间可以考虑左右手的问题。
但现在已经七月七日了，我的时间不多了，在这种非常条件下，我不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
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烦，我安慰自己，高三的学生今天开始上考场拼命了。
　　文科表上一共有四栏：家长意见，班主任意见，学校意见，最后才是自己选择文科的理由。
于是我发现自己的意愿被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发现这一点时我惊诧不已，我还一直傻傻地以为念书是个人的事儿呢！
　　于是我很听话地去问我的家人，从父母一直问到爷爷奶奶再到表哥表妹，结果每个人都斩钉截铁
地从嘴里蹦出两个字儿：理科。
我心中的天平大大地倾斜。
　　我想到打电话问小A。
我打电话到小A家去结果家里没人，我又打小A的手机结果他在上课，他说晚上来找你好不好？
我说好。
　　小A并不是在自己上课，而是上课教别人。
他为一家电脑公司对客户进行初级培训，待遇挺不错的，公司甚至给他配了手机。
他已经拿到了全国计算机操作高级证书。
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个人才，而他也认为自己是个天才。
他说自己干那份工作实在有点大材小用。
我对他的自信佩服得五体投地。
小A的人生格言是：人就活这一次，理应活得飞扬跋扈。
　　小A晚上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看《焦点访谈》，他说出去走走好不好？
我说好。
　　大街上的霓虹已经升起来，整个城市显出一份与白天截然相反的味道，地面仍然发烫，空气却开
始降温。
　　小A说你理科那么好为什么要读文科？
　　我说因为我想念中文系。
　　小A说你知不知道现在选中文系被认为是走投无路的选择？
　　我说我知道但我就是想念中文系。
　　小A说我知道你写一手好文章，但有没有哪所大学会因为你发表的十几篇文章而收你呢？
天底下写文章的人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
广告牌掉下来砸死十个人，九个都会写文章。
　　我说是啊天底下写好文章的人真是太多哦，我郭敬明算什么东西。
　　于是天平严重倾斜，大势已去，我的左手回天乏术。
　　回到家，我告诉父母我决定了：我读理科。
父母立刻露出一副“早该如此”的表情。
而我自己却没有那种终于做出决定如释重负般的高兴。
　　没有人是被砍掉了左手还会高兴的。
　　决定做出之后我开始疯狂地看小说，说是为了补偿也好最后的晚餐也罢，总之我看得昏天黑地。
这样的结果并没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然后转身“走得头也不回”，相反我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我
发现我永远也无法放弃我心爱的写作，也无法松手放开我心爱的中文系，我的左手握着文学，就像乞
丐握着最后的铜板舍不得松手。
　　于是凌晨五点我悄悄起床，像个贼一样在自己的屋里填好了文科表。
我趴在写宁台上一笔一画写得很虔诚，当我写完的时候一缕霞光照进来，照着我的左手。
很温暖。
　　我父母肯定无法相信我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在没有找准目标的情况下把我的未来扔了出去，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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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着他们扔出去的。
我想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很伤心。
我有很重的负罪感。
　　同时我又安慰自己：“你是独立的你很有主见你真棒。
”但我做梦的时候又有人对我说：“你是盲目的你不孝顺你真笨。
”心中的天平剧烈地晃动，一会儿这边加上几个砝码，一会儿那边搁上几个重物。
我不断地做出决定又不断地把它们否决。
我熬夜看一本本的财经杂志，也熬夜算一道道的物理习题，直到最后我把自己搞得很憔悴，直到最后
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相信自己，不要动摇，顶住压力，天打雷劈导弹炸，是人是妖都
放马过来吧！
”　　七月九日的晚上我很早就倒在了床上。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死活睡不着。
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明天一切就定下来了，今晚好好睡，今晚好好睡。
”　　七月九日，高三的学生都考完了，他们应该在狂欢了吧？
为什么周围这么静呢？
他们是在沉默中爆发了还是灭亡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明天我必须做个决定。
　　伟人说：“自己的命运由自己掌握。
”这话没错。
可在我双手掌握命运的同时它们又被别人的双手所掌握着。
脑子里的问号像赶集的人流似的挤出来。
　　砍掉左手还是砍掉右手？
　　左手还是右手？
　　左手？
右手？
　　⋯⋯　　七月十日。
早上八点，我静静地坐在桌旁喝牛奶。
母亲问我：“决定选理科了？
”我在喉咙里不置可否地应了一声。
我下定决心，如果这次文科考进了全年级前十五名就选文。
　　我到学校的时候，同学基本上都来齐了，我发现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把分科当回事。
我问了十个人，十个人理所当然地告诉我“理呀”，没有一个人选文。
没有一个人！
　　成绩单发下来了，我看到文科名次下面写着“18”。
我的头都大了。
按理说我应该放弃，可我不甘心。
　　老师收文科表的时候只有小A一个人走上去。
那张表格被我死死地捏在手里，我想坦然地走上讲台交给老师，但我发现自己站不起来。
我就那么定定地坐着，直到老师说“放学”，直到同学全部走完。
　　我看到了我的软弱与无力。
　　南半球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就可能在北半球引发一场台风。
可是任我挥断了胳膊踢断了双腿楼房也不会掉下一块砖来。
掉下一块砖多好啊，砸在我头上多好啊，那我就可以顺顺利利地去见上帝了。
　　我看到了我被禁锕的自由。
　　有个故事说鸡的寿命本应该是七年，但机械化饲养的“肉鸡”七个星期就被杀了。
它们的一生只见到两次太阳：一次是刚出生（还不一定），另一次就是从鸡场到“刑场”，而且吊挂
着双脚，鸡头在下，眼睛里充着血，看着这个颠倒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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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没有充血，但我眼中的世界的确是颠倒的世界。
　　我看到了我的中文系。
　　它现在在对我挥手说再见了。
通向中文系的大门缓缓关上，就像紫禁城的城门一样缓缓关闭，带着历史的凝重把美丽的斜阳就那么
关在了门外。
　　突然间雷声轰鸣，大雨降下来。
不过既不温柔也不缠绵，雨点是向下砸的。
　　我像七天前那样冲进雨里，同时我想到了张国荣的《左右手》。
　　“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右手。
”　　我把文科表丢掉了，我满以为它会借风起飞，结果它一下就掉到了地面，然后迅速地被雨水浸
透了。
纸上的黑色钢笔字迹渐渐变得模糊，最终消失干净。
原来“白纸黑字”也不一定就是不可更改的东西。
我确定自己发现了什么，但我说不清楚，我为我说不清楚的什么感到悲哀。
　　我确定自己流泪了，但我分不清脸上哪些是雨水哪些是泪水。
　　不知是那天雨特别大还是我走得特别慢，总之我回家后就发烧了。
睡了两天后我才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床上打点滴。
床边围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大家人。
我告诉他们我选的是理科。
我希望他们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抹着眼泪说：“孩子，你别读理了，你选文吧！
”然而他们却告诉我：“你的选择是对的。
”　　于是我悲哀地发现电视剧真的不能同生活画上等号，尽管我一千一万个希望它能像真的生活一
样。
　　胸腔中那块小东西这次碎得更加彻底。
我隐约地看到我心爱的中文系在天边向我微笑，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很难过，我躲在被单里悄悄地为我的左手默哀。
　　上课没多久我就发现生物老师真是个人才，他花了三分钟的时间就从草履虫的细胞膜讲到了寒武
纪时期地球上的三叶虫是如何地嚣张。
我想他上上辈子一定是个周游列国的大说客，而这辈子做这个小小城市里小小中学的小小生物老师真
是被埋没了。
不过他好像是很满足的样子。
　　自从我生物考了个很辉煌的成绩之后，他对我莫名微笑的次数日渐增多。
当然这并没有使我对他产生什么特别的认识，除了知道他有一口整齐的白牙齿。
其实那次生物考试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掺和了进来，太多太多的不确定最终确定了我的辉煌。
回想起来，生物考试其实是在我前面五科全部考砸之后破釜沉舟的背水一战，所谓的哀兵必胜所谓的
豁出去了。
但这一切生物老师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才会对我充满信心而且异常快乐。
无知者不仅无畏而且无忧。
无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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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套丛书对于展示近年来“80后”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促进渐臻成熟的“80后”追求文学理想
的热潮，都是适逢其时的和大有助益的。
我衷心希望在这套丛书之后，人们再来谈论“80后”时，潜台词中不再是“市场‘80后’”“文化
‘80后’”，或者“网络‘80后’”“校园‘80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80后’”。
　　——白烨（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汉语文学的新生代，
我总是充满热切的期待。
在汉语危机来临的时刻，这期待也许是我唯一的选择。
　　——朱大可（当代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　　“80后”作家普遍实现了和传统文学观念之间的
断裂。
他们获得文学滋养的主要渠道，已从上一代人那种对经典的认真阅读变成了向一个更加多元的信息社
会全面进军，甚至他们的出场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以前的作家多半是先在杂志上发表作品，再谋
求出版，如今，“80后”作家普遍和出版商直接打交道，而越过了文学期刊这一环节，这就意味着文
化消费的力量在更加显著地影响他们的写作。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一直不相信所谓“80后”写作有什么整
体性，他们的呈现方式定是各种各样的，韩寒和郭敬明不同，张悦然和莫小邪不同，李傻傻和孙睿也
不同⋯⋯所以，我真的希望，集合在这里的作家，亮相给读者的，应该是一个个的“我”，而不是“
我们”。
文学是孤独的，我欣赏那种孤独求败的精神。
在这些作家当中，寄托着我的希望。
　　——解玺璋（著名书评家、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　　文坛新锐川流不息，淘尽黄沙始见金。
江面的波澜与涟漪，或许更能吸引眼球，但真正负重致远的，却还在深层厚处。
《旗·80后精品文丛》以百余个经典篇幅解读现代文学，别出心裁也别具匠心。
如此看来，无论是江中操舟人，还是岸上观潮者，读来皆有收获。
　　——邢明（著名IT人士、天涯虚拟社区CEO）　　这些阔步昂首的·“80后”作家们，在文坛上
早已超越了太多的对手。
他们似乎更愿意在一个特定的舞台上，去优雅地旋转出难度高超的舞步。
他们需要中国文学的见证，中国的文学，更需要他们的见证。
　　——慕容雪村（当代知名作家，代表作《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征途(小说新势力)/旗80后精品文丛>>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